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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明清诗歌创作的边缘
——论明清传奇下场诗之集唐现象

任 孝 温
（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明清传奇下场诗的集唐现象是在前代文人集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浣纱记》之前的戏文
作品中已初见端倪，《牡丹亭》则是首部大量使用集唐下场诗的例子。之后的传奇创作中，集唐类下场诗作为

文人传奇的重要标志一直存续未绝。集唐的出现，与明代诗坛的复古和“尊唐”有关，是诗坛“尊唐”风气在

剧坛的折射。就传奇而言，则有着作品格调标定和风格分野的意义。但与此同时，本色风格的俗语警句类下

场诗却存而未绝，与集唐并驾齐驱。尤其是某些文人作者刻意采用俗语警句类下场诗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反

映了“本色”的要求，标识着传奇语言“面向舞台”的另外一个发展方向。无论集唐类的下场诗或俗语类的下

场诗，皆未进入明清诗歌创作的主体范围，始终徘徊在边缘。而这种边缘形态恰恰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

象，应当在传奇和诗歌文体之间进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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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和明清传奇是古代文学史上各自辉煌

一时的两种文学样式，乍看之下，二者不仅体式

大相径庭，而且时代相去甚远，自可苑囿各具。

然而，正是这样两种看似大相轩轾的文学体式，

却在“下场诗”这一点存在着交集，发生了关联。

透过明清传奇下场诗中的“集唐”现象，我们不

仅可以考察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对于后世文

学的重要影响，而且还可以从“曲备众体”的角

度，考察传奇文学中各种不同文体的移植和侵入

状态，从文体生态角度考察文学的盛衰兴废。就

此而言，研究明清传奇中的集唐类下场诗，不仅

具有跨代的意义，而且具有跨文体的含义，自然

不可轻忽。

一

下场诗是明清传奇惯例性质的体制化的文本

表征。所谓“下场诗”，即演员在每一折子演出结

束临下场时，要吟诵几句与本折情节有关且往往

又带有总结收束性质的诗句，通常是五言与七言

诗，多数由下场人物分别吟诵，常与吊场相伴而

生。下场诗的渊源可以上推到前代的说唱文艺，

从现存早期话本看，其间就有在故事进行到某一

段落终结时，用几句诗歌总结本节内容的做法。

早期南戏的下场诗多为民间警句式的俗语，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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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警世劝世的功用。到明清传奇的时代，集句则

成为下场诗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其中，尤以集

唐最为醒目。

集唐本是古代文人的一种文字游戏，是“集

句”的一种特殊形式。集句的渊源起码可以上溯

到晋代傅咸的《七经诗》。但宋代之前，这种带有

游戏性质的“创作方式”并不流行。至北宋，经石

延年和胡归仁倡导，并经诸如王安石等大家的积

极参与，集句诗才作为一种“创作方式”逐渐流行。

有学者统计，仅王安石就有集句诗68首。①之后，

这种方式不仅被用于写诗，而且还用于填词和谱

曲，出现了“集句词”和“集句散曲”等崭新体式。

传奇出现后，集句这种写作方式被引入戏曲创作

之中，尤以下场诗最为常见。

集唐则是集句的特殊方式。所谓“集唐”，是

指集合唐诗中的不同诗句，以组合成新诗的联句

方式。一般都是集同韵部中的几句诗，组合成新

诗。由于诗句在诗歌中位置不同，这就在集句过

程中形成了一定的限制和制约。如由于绝句的第

三句不入韵，故选择范围就相对宽泛一些。又由

于绝句不同诗句之平仄也有规范化要求，加上句

意方面一般要有起、承、转、合之格局，律诗则在

颈联、颔联的位置有对偶的要求，其余四句也由

于分处诗歌首尾，文义上也多有特定要求，故在

具体选择诗句时，除了诗句意思与剧情和人物处

境的配合外，还必须兼顾诗句的平仄和句意的位

置要求。所以，这种选择其实受着多方面制约，

并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和组配。

集唐本属文人雅玩的游戏，这种游戏虽然要

求作者必须有深厚的有关唐诗的积累，有一定难

度，但历代文人却乐此不疲，自宋代大量出现集

句作品始，元明清各代迄于近代乃至当今仍不乏

作者，且屡有佳作。如瞿秋白有集句绝命诗《偶

成》：“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自巩洛舟行入

黄河即事》，‘乱山’原作‘乱流’），落叶寒泉听

不穷（郎士元《题精舍寺》，‘落叶’亦作‘落木’）。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宿府》），心持半偈万缘

空（郎士元《题精舍寺》，‘心’一作‘僧’）。”诗之

前两句写秋景，后两句写心怀，情景交融，堪称

佳作。也有以集唐形式联成上下相对的联语，如

有人曾集成“劝君更尽一杯酒（王维《渭城曲》），

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一联，两句

都是唐诗名句，连在一起又浑然天成，也堪称高

妙。

二

唐诗以集唐的形式进入传奇下场诗，其实经

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早在戏文和戏文改本

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引用前代诗词作为下场诗的

情况。早期下场诗对于唐诗的使用，又可以分为

几种情况。

一是引用某一句或者两句唐诗，与自创的诗

句共同构成下场诗。如《荆钗记》第二十出《传鱼》

下场诗的后两句“只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

开封”，出自唐代诗人张籍《秋思》诗后两句，仅

略有更动。第三十五出《时祀》下场诗后两句“天

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出自白居易

《长恨歌》。《香囊记》第三十七出《得书》、《浣纱

记》第三十二出《谏父》也使用了《长恨歌》这两

句诗作为下场诗。引用某一句的例子有《浣纱记》

第十四出《打围》下场诗：“乘春行乐任遨游，游

到苏台最上头。宴罢争扶入罗帐，任他明月下西

楼。”其中第四句出自唐李益的《写情》诗末句。

再如《明珠记》（1515）②第十二出《惊破》下场诗：

“珍重佳人寄好音，望郎不见涕沾襟。徒劳掩袂伤

红粉，不辨仙源何处寻。”其中最后一句就是借用

了唐代王维《桃源行》“渔舟逐水爱山春”诗最后

一句。第二十三出《巡陵》下场诗：“不将清瑟理

霓裳，红泪流珠满玉床。总为君王未相识，可怜

飞燕倚新妆。”第四十二出《江会》：“零落残魂倍

黯然，客中相见客中怜。此情可待成追忆，血泪

染成红杜鹃。”都是引用单句唐诗与自创诗句一

起构成下场诗的例子。

二是引用多句唐诗或者改用多句唐诗（一般

为四句）以形成新的下场诗。有整体挪用整首唐

诗的情况。如《明珠记》第二十一出《别母》下场

诗：“雨滴梧桐秋夜长，愁心和雨到昭阳。泪痕不

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这首诗其实就是唐

代刘皂的《长门怨》，只是将原诗的“雨滴长门秋

夜长”中的“长门”改为了“梧桐”。［1］5358再如《浣

①关于集句的渊源和宋代的发展，可参考张明华《集句诗的

发展及其特点》以及李宏亮与张明华合作《王安石的集句诗：北

宋集句诗的最高成就》等论文，分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6年第4期，第24页；《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第70页。

②本文对戏曲作品创作时间的确定，暂以程华平《明清传奇

编年史稿》（齐鲁书社2008年版）为准，凡作品后以括弧标示者，

均据此书，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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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记》第三出《谋吴》下场诗，几乎是整体挪用了

唐代杜牧的《题乌江亭》诗，只个别字有更动。第

三十出《采莲》之下场诗：“银箭铜壶漏水多，试

看凉月堕红波。吴歌楚舞欢未毕，东方渐高奈乐

何。”其实采用了唐李白《乌栖曲》的后四句。［1］1682

有的则属于改用的情况，如《浣纱记》第三十四出

《思忆》下场诗：“一道清泉接玉沟，君王行处不

曾秋。谁言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其实

出自唐叔孙向《题昭应温泉》诗：“一道流泉绕御

沟，先皇曾向此中游。虽然水是无情物，也到宫

前咽不流。”［1］5358改用的痕迹十分显见。

 三是集不同唐诗作品的不同诗句，或者再结

合自己的诗句以构成下场诗。这里已经出现了“集

唐”的雏形。如《明珠记》第十六出《返旗》中，下

场诗为：“汉将平明西破戎，捷书夜飞清昼同。今

日时清两京道，长安白日照春空。”其中的“捷书夜

飞清昼同”出自杜甫的《洗兵马》第二句，“长安白

日照春空”则出自李白《阳春歌》首句。［1］1690分取

不同诗人的诗句成章，已经是“集”的作法了。这

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再如《明珠记》剧末的下场诗：

金谷铜驼非故乡，归心日夜忆咸阳（贾

岛《渡桑干》，一说刘皂《旅次朔方》）。三年

奔走荒山道，一旦悲欢见孟光。游说尚凭三

寸舌，江流曲似九迴肠（柳宗元《登柳州城楼
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相逢尽道休官去，

不逐东风上下狂。

但如果严格以“集唐”标准看，在《牡丹亭》

大量采用集唐作为下场诗的写作方式之前，戏文

和传奇对于唐诗的引用，仍然处在一个并不规范

的状态，缺乏严格的体例限制，因而也并无定制

可言。

三

据目前考察可知，《牡丹亭》（1598）应该是较

早使用集唐作为下场诗定制的传奇作品。据学者

研究，该剧“共出现‘集唐’诗69首，计280句，

分别集自129位诗家的270余首诗”。全剧五十五

出中，“其下场诗除第一出（四句）和第十六出（两

句）非‘集唐’外，其余五十三出下场诗均为‘集

唐’，计53首”［2］。从明末开始，集唐类下场诗就

与自创类下场诗并行不悖，一直延续到清代。起

码在雍正时期的《寒香亭》传奇中，我们仍能看到

十分规范的集唐现象。

考察这些集唐现象，可以发现一些共性存在。

首先，从目前可见的例证看，凡是使用集唐下场

诗的传奇的作者多是文人作者。如《牡丹亭》的作

者汤显祖为万历间进士，曾任太常寺博士等职。

《春灯谜》的作者阮大铖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

进士，因才情四溢曾蜚声科场，享誉诗坛，有“江

南第一才子”之美誉。《情邮记》的作者吴炳不仅

出身文士，且也曾位居高官。《雷峰塔》的作者方

成培也是文士身份，只是因健康原因未能参加科

举。另外一个作者范希哲则有多部作品之下场诗

使用集唐，其《万全记》《十醋记》《偷甲记》《双锤

记》《鱼蓝记》《四元记》均属之。此人虽生平不详，

但仅从其作品所标书之“四愿居士”“素泯主人”

“秋堂和尚”“看松主人”“鱼蓝道人”“燕客退拙子”

等署名也不难看出其文人身份。有意思的是，被

称为“临川派”的几位作家都曾使用集唐，而临川

派素有文词雅致的特点，又称“文采派”，从中也

可以看出集唐的文士化特征。

其次，集唐诗一般都有特别标识：一是注明

为集唐，有的在下场诗前面直接标注“集唐”二字，

有的则标识为“集句”；二是除了标识集唐的形

式之外，有的还标识出具体作者，表明诗句出自

何人之手。如《雷峰塔》第三出《出山》下场诗：

云飞天末水空流（刘沧），石室烟含古桂

秋（李郢）。自昔稻粱高鸟畏（陆龟蒙），君于

此外更何求（元微之）。

这种具体的标识方法更增加了“集唐”的难

度，显然非一般书会才人所能。

再次，就诗句作者而言，一般的集唐会选择

不同作者的几句诗组合成下场诗，也有的会连用

其中的两句与其他作者的诗句组合。有意思的是，

有些剧本还特意选择一个作者的不同诗句来组合

成下场诗，从而形成集唐的一种特殊形式。如《万

全记》第十二出《报录》采用了“集杜”的形式，四

句下场诗为：“农务村村急（《春日江村五首》），

山云淰淰寒（《放船》）。天机近人事（《独立》），每

日报平安（《夕烽》）。”①分别集自杜甫的四首诗。

第十四出《守石》，采用的是“集李”的形式：“明

月如白石，白石今出没。月出石镜开，扫石待归

月。”所集为李白诗句。第二十出《逸劳》是“集陶”

的形式：“北林荣且丰，虽未量岁功。桑竹垂余荫，

何必升华嵩。”凑合陶渊明的诗句，显然已经不属

于集唐的范围了。这种集一个作者的不同诗句以

①诗句出处为本文作者注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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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成下场诗的做法，由于选择余地更加有限，

所以，难度更大，其游戏色彩也更加浓厚。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

产生了大量的作家和作品，题材涉及广泛，风格

多种多样，体式也繁复不一，这些都为集唐提供

了可能。由于古典戏曲题材多样，情境多变，因

而对下场诗的内容要求自然也较为具体和苛刻。

正由于唐诗在题材、风格、情境方面的多样性特

征，使得唐诗可以为明清传奇的下场诗提供丰富

的选择源，从而使集唐成为可能。

但明代传奇中出现这种现象，显然还有着更

加具体的原因。其中，唐诗在明代备受推崇，是集

唐出现的重要的文化基础。有学者曾经指出：“在

中国诗歌或诗学史上，对唐诗充满热情与崇拜的

程度，没有哪一个时代能与明代相提并论。”［3］明

代诗坛自明初始，就兴发起“尊唐”的复古思潮，

而复古思潮在明代又堪称贯穿性的文学潮流，仅

以诗人而论，除著名的前后七子外，尚有“十才

子”“前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

文人群体，时间上则自弘治而至于明亡。［4］346-347

复古思潮的一个重要表征即在诗歌审美方

面的“尊唐”。早在前七子的时代，对唐诗的推崇

就已经达致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当时曾领诗坛

风骚的王九思在《刻太微后集序》中曾概括说：

“今之论者，文必曰先秦两汉，诗必曰汉魏盛唐，

斯固然矣！”［5］236《明史·文苑传·王世贞传》

在谈到“后七子”之一王世贞的文学主张时也曾

说：“其持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

读⋯⋯”而《李攀龙传》中谈到李的文学主张也有

相似观点：“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

俱无足观。”［6］765一直到清代康乾时期，这一论点

仍余音缭绕，存而未绝。如沈德潜在《说诗晬语》

中就曾提出“诗不学古，谓之野体”的主张，尊唐

复古之意显而易见。

明代诗坛“尊唐”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大

量的唐诗选本风行。终明一代，曾经出现的唐诗

选集为数众多，据笔者约略统计，仅查清华《明

人选唐的价值取向及其文化蕴涵》一文中提到的

明代有关唐诗的选集就有近60种。这些选本对唐

诗在明代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

为“集唐”提供了某些方面的便利条件。一是强

化、固化了“宗唐”的诗歌观念，如明初高棅编辑

的《唐诗品汇》就崇尚盛唐，在诗作选择和评析中

也显示了独特的识见，对明代“尊唐”风气颇有影

响。二是通过评注等形式，促使了唐诗的普及和

流行。如《增订评注唐诗正声》《删补唐诗选脉笺

释会通评林》等选集都具有注释内容，显然有助

于读者的理解。三是某些特定体例的唐诗选集，

其实为传奇作者集唐提供了方便。如《唐诗咏史

绝句》《唐诗类钞》《唐诗类编》《唐诗分类精选》《唐

贤永嘉杂咏》《唐贤岳阳楼诗》《唐诗分类绳尺》《唐

诗类苑》等集子出现，或因地成集，或萃类成章，

这些都为集唐时的诗句选择提供了检索的便利。

所以，结合明代诗坛的复古思潮考察，传奇

中集唐的出现绝非偶然和随机的文学现象。某种

程度上，集唐其实是明代诗坛“尊唐”风气在传奇

创作领域的折射，是诗坛复古思潮在戏曲文学领

域的反映。

有了这样的背景，“集唐”在传奇中的出现也

就有了一点“自炫才学”的味道。正如前文所言，

并非所有的传奇作者都有能力用集唐的方式创作

下场诗，也只有那些饱学之士才可能对唐诗有着

运用自如的稔熟程度。所以，剧本下场诗自标“集

唐”，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文士身份的炫示和标

识，有着抬高自身作品身价的微妙作用，其格调

标识和文化标签的意义也一目了然。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集唐类下场诗出现之

后，很多传奇作者仍乐于使用自创的下场诗。其

中固然有作者能力方面的原因，但另一个更现实

的原因则在于集唐在内容方面的限制。这种限定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作者淋漓尽致的抒写和发挥，

影响了作者思想和情感的充分表达。

如文士剧作家李渔，在其著名传奇《笠翁十

种曲》中，均未采用集唐，另外一个当行剧作家

李玉，虽然可以“上穷典雅，下渔稗乘”［7］1470，但

他的作品不仅不使用集唐，反而在不乏雅致下场

诗的同时，保留了大量俗语类下场诗。如《人兽

关》传奇第七出《周急》下场诗 “一餐饱饭赛狼吞，

暴富贫儿喜气新。惟有感恩并积恨，万年千载不

生尘”，第十一出《猝变》“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

夕祸福。青龙白虎同行，吉凶全然未卜”等诗句，

都是早期戏文中经常出现的下场诗诗句。足见这

类下场诗诗句在传奇作品中一直得以继承，并没

有因为文人传奇的大量出现而消亡。

四

集唐类下场诗是和剧场演出密切联系的传

奇体制，所以，集唐的“临场”状态即集唐类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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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在剧场演出时的具体形态就成为本文研究的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据初步考察，我们发现：集

唐的文本意义远远大于剧场意义。换言之，尽管

集唐类下场诗在传奇中大量存在，但在昆剧折子

戏演出中，起码在清代乾嘉以来的昆剧折子戏演

出中，集唐下场诗并未得到大量采用。其原因有

以下几点。

首先，下场诗的大量消减，挤压了集唐作为

下场诗的生存空间。随着传奇创作的发展，从明

末清初开始，一些作者已经不再机械地照搬早期

传奇的体制性作法，很多传奇作品已经不使用

或较少使用下场诗。这种作法起码在明末已初显

端倪，到清代则屡见不鲜。如在明末清初李玉的

传奇《牛头山》中，很多场次就不使用下场诗了。

但“吊场”的使用似乎更加频繁。考察全剧，仅有

第4、5、7、12、15、16、17、18、19、20各出有标

准意义的下场诗存在。明代吴江才女叶小纨所作

《鸳鸯梦》，就不使用下场诗。清乾隆年间蒋士铨

所作传奇《冬青树》，全剧38出，很多场次也不使

用下场诗，更不要说使用集唐了。传奇《桂林霜》

也很少使用下场诗，且没有使用集唐。清代署名

玉樵仙子填词的《茯苓仙》，也基本不使用下场诗。

《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中所收录的很多

单折戏也都不使用下场诗。由于该书收录的多是

台本，显示的是当时剧场的演出状态，因而可以

看出，尽管很多剧本的墨本都有下场诗存在，但

在实际演出时，这些下场诗则未必会吟诵，很多

是被删除的。再结合《缀白裘》收录折子戏的下场

诗情况，可以发现，该阶段的作者在创作传奇作

品时，有些作者已经出于“临场”的考虑而不再胶

柱鼓瑟般地照搬传奇每出必有下场诗的做法，而

是因剧制宜，灵活为之了。

其次，随着昆剧折子戏演出的盛行，独立出

来的折子戏作为相对独立的演出单元，其组合方

式已经演化为“叠头戏”的小串本方式。这就使得

每一折戏在情节安排、故事连接、人物上下场等

方面较之“文本形态”的戏剧有了显著不同，原本

着眼于故事组接的吊场和下场诗也失去了存在的

必要，这显然大大压缩了下场诗的生存空间，影

响到集唐的进一步发展。①

再次，集唐类下场诗本身的缺点，制约了其

自身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从戏剧情节的角度

看，戏剧情节有着无限具体的可能，而下场时的

戏剧情境也繁复多样、千变万化。下场诗要想准

确反映特定戏剧情境中的人物情态，就势必“因

境制宜”，量身定做。这就给下场诗的内容带来了

较大程度的制约。在此意义上，尽管唐诗内容丰

富，题材广泛，但总存在局限。因而，从中选择合

适的诗句就受到了诗意方面的限制，局限很大，

空间有限。很多情况下，选出的诗句与本出的需

要只能是大概对应，未必可以和剧情严丝合缝、

高度匹配。所以，一些作家宁愿无所依傍，自创

诗句。正如清代嘉庆年间的传奇作家程煐在《龙

沙剑传奇》第二出《赠丹》的下场诗后自注云：“落

场诗，明人喜用集唐，究亦牵强不贯，不如自作

新诗，与本出意切也。”［8］23而有些有能力和素养

使用下场诗的剧作家，却也并未选择“集唐”的方

式，恐怕也正是考虑到了这一因素。还有，从作

者的素质要求看，集唐对于作者的唐诗素养要求

颇高，非一般文人所能及，加之唐诗一般都比较

文雅，相对难以理解，这也是集唐未能进一步普

及的重要原因。

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作为明清时期诗歌的

一种存在方式，传奇下场诗中的集唐被赋予了两

个基本特性，这使得它与一般的诗歌大异其趣，

判然有别。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个属性又可以视

作两个方面的限定和约束，仿佛两个镣铐限定了

传奇集唐诗的自由发展和逐渐普及。一是戏剧情

境的约束，如上所言，由于情境存在无限具体的

可能性，就使得作者不可能脱离剧情而自由创作，

只能是带着镣铐舞蹈，在有限的空间内局促地舞

蹈。二是由于必须采用集唐的形式，必须选择现

成的唐人诗句来凑合成篇，这也限定了作者才情

的发挥，所以只能是一种雅玩的游戏。

集唐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戏曲文学层面，作为

一种非常态的文人雅玩的诗歌游戏，集唐类下场

诗的运用确实有着作者身份标定和作品格调标识

的特殊作用，是文人作品的醒目标签。中国古代

文学场景中，本来有着诗庄词媚曲谐的分野。换

言之，可以理解为三种诗体的渐趋卑下。与雅文

学的诗歌比较，词曲只能是小道了，而文人骚客

的填词谱曲也只能是末技下流，不登大雅之堂了。

这样，在被视作卑下之体的曲中嵌入原本属于雅

文学代表的唐诗，无疑就冲淡了曲之卑下意味，

①从传奇到昆剧的这种变化，学者已有具体论述，参见王宁

《昆剧折子戏研究》第二章“昆剧折子戏之文本与词乐关系研究”

之第二节“从墨本到台本：昆剧折子戏的情境再造与排场变异”，

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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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明清诗歌创作的边缘

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明清传奇的地位和格调。尤其

是集唐的大面积使用，更使得很多明清传奇在文

本层给人绮绣满眼的感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

集唐类下场诗其实是传奇作者文士化的产物，是

传奇文本雅化的重要标识，是下场诗雅化的登峰

之作和造极状态。尤其是由于多种限定的存在，

使得这种艺术表现仅仅作为明清时期诗歌创作的

一种边缘形态而存在。

然而，当这种移植和嵌入遭遇舞台演出时，

情况就又有所不同了。以舞台形式呈现的戏曲势

必要以观众能够快速接受为前提；因而，其语言

势必是闻而能晓、闻而能解的。这样，当明清传

奇变成昆剧时，原本存在的集唐类下场诗由于多

数存在观众快速理解的障碍，因而就势必让位于

那些通俗易懂的俗语和警句类下场诗了。这也正

是在《缀白裘》之类的台本中，集唐类下场诗被大

量删减的重要原因。

再宽泛一点考察，从文体移植的角度看，所

谓不同文体的移植和侵入，其实是有限度和有条

件的。尽管从宋代开始，集唐诗由于得到当时一

些名家诸如王安石等人的积极推重，已经摆脱了

早期不被重视甚至被轻视的地位，试图步入文学

的殿堂，但当这种已经文人化的文体被采入传奇

时，由于受到传奇特定的舞台属性的限制，它的

舞台命运也必须接受“本色”标尺的检验，接受观

众和舞台的最后评判。而这种检阅和评判，恰恰

是集唐下场诗兴废存亡的终极标尺。

所以，明清时期以集唐形式出现的这种特殊

的诗歌形态，在进入传奇体制后，一方面借助传

奇扩大了它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舞台属性的限制

而加剧了边缘化状态。这种边缘化的存在本身就

是明清文学的一种特殊而有意味的现象，其起落

兴废背后蕴含的文体走向和审美接受的趣味，长

期以来未受到学界注意。其实无论是从文体移植

角度，还是从文学传播接受角度，都不应该忽略

这种“边缘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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